
2024.8.6星期二
责编/孙青 美编/谭希光 文检/孙小华A16 烟台街 烟台民意通热线

6601234

如果说土山是莱州市的边陲乡镇，
那么，海沧即是土山镇的边境村。据
《莱州市地名志》记载：“元末，焦、孙诸
姓由四川迁此立村,因临海而居而取名
海沧。1963年,海沧分为三个生产大
队,以驻地和序数命名为海沧一大队、
海沧二大队、海沧三大队。”1984年撤
队建村，定名简称：海一、海二、海三。
但人们依然习惯称其原名海沧村。

海沧村历史悠久，隋唐时即有渔人
居住。2004年10月，村民焦占礼在村
北五公里处的海边挖筑盐池时，竟出土
了两条隋唐时期的独木舟及瓷器残
片。其中一条保存较完整，是由一根独
木挖凿而成，舟长6.60米，中宽0.9米，
舟深45厘米，首高80厘米、尾高65厘
米；另一条古舟为复合型结构，用料考
究，由几段独木衔接而成。据此，考古
专家推断，独木舟从旧石器时代到宋元
时期都比较盛行，由于其体型小、制作
简单、运用灵活，多用于充当古代海港
中大船之间装卸货物和运输的辅助工
具。此两件文物现存于莱州“市民之
家”展厅，供游人参观。

沿海沧街西行不远，有条胶莱河，
古称胶水、胶河，以平度南姚家村为分
水岭，南北分流，南入胶州湾，北入莱州
湾。相传此河系封齐建国的姜子牙当
年取两湾首字而命之。胶莱河是胶东
与内陆的地理分界线，河东属胶东半
岛，河西归昌潍平原。就是这条长达
130公里的胶莱河，700多年前，曾是元
朝开凿连接黄、渤两海的人工运河，亦
是世界上第一条沟通不同海域的运河。

元朝开凿胶莱河，主要用于运
粮。元世祖定都大都（今北京），产粮
基地却在南方。北运京师须途经水流
湍急、险象环生的中国好望角——山
东半岛成山头，在航运条件有限的年
代，运粮船只经常触礁、倾覆。所以，
有人上书开凿胶莱运河的方案，此人
的名字叫姚演。

姚演，莱州人，正史对他着墨不多，
《元史·世祖本纪》只提到：“至元十七年
（1280），秋七月戊午，用姚演言，开胶东
河及收集逃民屯田涟、海。”于钦编撰的
《齐乘》则点明了“莱人姚演建言”；而
《明史·河渠志》记载:“元至十七年，莱
人姚演献议开新河，凿地三百余里。”故
推断，姚演是莱州人无疑，至于他的生
平事迹，查遍史籍，片言只语而已。

姚演的提议引起元世祖忽必烈的
高度重视，他知道，胶莱河倘能开凿成
功，运粮船只便不必冒险绕行，可直接
由胶州湾入莱州湾，既缩短了航程，又
降低了海难事故，何乐不为？于是，下
诏开凿，任命姚演为开河总管，负责设
计、组织施工；并拨银万锭用于工程，还

下令免除益都、淄莱、宁海三州一年的
赋税，折为开河民夫的工钱。为使“胶
莱海运”尽快通航，元世祖委派阿巴赤
率兵上阵。《续资治通鉴·元纪三》载，
1281年，“益都等路宣慰使、都元帅阿巴
赤，发兵万人开运河，往来督视，寒暑不
辍”。又据赵琪在《胶澳志》中记叙，胶
莱河沿线多是花岗岩和水成岩，异常坚
硬，是块难啃的骨头。那时节，火药还
是稀罕物，并未用于开山劈石，因此，施
工中人们只能采用烧木柴将石温升高，
再浇凉水，通过热胀冷缩的办法艰难掘
进。工地到处烟雾弥漫，火舌燎人。

转年，胶莱运河的开凿总算有了眉
目，元世祖任命阿巴赤为胶莱漕运使，
专司漕运事宜。但胶莱运河毕竟高于
海平面，所以，当满载粮米的漕船进入
胶州湾，只能在塔埠头码头过驳，装入
小平底河船，至平度分水岭，顺流西下、
北转。在莱州湾海沧口，平底船再将粮
米装入海船，然后扬帆西北，直达直沽
（现天津）。相比之下，省时、省力、省
费，再无大洋飘溺之险。至1285年，胶
莱运河“其水手军人等二万，船千艘，岁
运粮米达六十万石，占江淮漕运总数的
百分之六十”。胶莱海运之举，似乎已
经梦想成真。

可惜好景不长。胶莱海运通航不
久，陆续暴露出许多缺陷，最主要的是
运河水量不足。按原来的工程设计，是
想利用南北两海口潮水上涨时行船，却
因中间河段水浅，“船多损毁”，以致“军
民苦之”。为了破解“水浅舟大，横不能
达”的困境，《元史·世祖本纪九》记载：

“造小船分海运”，这就是上面所说的过
驳。后来，由于河道管理、清淤等问题
较多，特别是海运事业的发展带来的冲
击，终因“胶莱河浅涩”而结束了十多年
的漕运。至明朝，胶莱运河屡加疏浚，
曾一度成为商船由黄海进入渤海的捷
径。如果不是倭寇骚扰，海盗为患，政
府实行海禁而影响了海运业，胶莱运河
可能还会维持较长时间的繁荣。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曾将胶莱河的
重修纳入规划。历史进入现代，以现在
的技术能力、经济实力，挖掘一条宽100
米、深达海平面以下30米的人工海峡，
贯通胶州湾与莱州湾，并非难事。这
样，两湾之间便可通过海水的流动进行
互换，改善水质，保护湾内的海洋生
物。应该说，这是一条环渤海经济圈的
黄金水道，投资回报将是丰厚的。当
然，也有人提出相反意见，认为胶莱河
一旦打通，海水灌入，土地板结；加上两
岸企业环保意识淡薄，督导不善，很快
便会变成一条黑河。总之，贯通胶莱运
河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小事，还要全方
位考查、论证，从长计议。

芝罘区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脱胎换骨的，我还真说不清楚，只记
得我们全家搬到芝罘区时，城市里
已经盖满了五六层的小楼。一些旧
迹变成了传说，比如，烟台有名的罗
锅香皂，只有在被人提起时，才提醒
我们曾有这么一个桥存在过。

后来我搬到了现在居住的社
区，搬过来时，整个社区都是小楼
了，小楼里面住着近二十个不同单
位的职工。如今，这些人都已退休，
聊起自己单位的往事，个个口若悬
河，如数家珍，说个没完。一些老坐
地户，还会给我讲起社区没有盖楼
房之前的模样，那更是一些让人着
迷的往事，真是同一方地，同一方
天，有着不一样的故事。

我们社区靠近文化路，没有建
楼房的时候，货铺、饭店聚集，其中
一个小饭店，让很多人念念不忘，大
家谈起当时吃饭的情景，还会津津
乐道。

那个饭店有三个招牌：早晨的
油条，中午的馄饨，晚上的海蜇汤，
就那么简简单单的三个招牌，引得
周边居民经常来大快朵颐，生意异
常火爆。很多年过去了，老人们都
还记得那家饭店的招牌，如果有人
问周边哪家饭店好，大家首先还会
提到它，可见魅力大呀。

想当年，早晨天刚蒙蒙亮，孩子
们就会早早地排队买油条，一是孩
子们肚子饿得早，二是嘴馋，三是都
想买到最先出锅的油条。最先出锅
的油条金灿灿的，酥脆、喷香、口感
好，那被滚烫的油炸起的，一个个透
明的面泡泡，咬一口会立即崩裂开，
满口留香。咬完一口，把剩余的油
条掰成一段一段，放进豆汁里浸润
一会儿，趁着热，把油条和豆汁一起
倒入嘴里，那种滑爽感立即涌遍全
身，滋味堪比一壶老酒，别提多美妙
了。孩子们一般每人要两根油条一
碗豆汁，风卷残云般地塞进肚子里，
便心满意足地哼着小曲跑了。

到了中午，食客们就更多了。
人们首先要点上一碗肉嘟嘟的馄
饨。为了让食客们满意，老板可谓
煞费苦心。老板一早就会去菜市场
买最新鲜的猪肉，肥瘦要搭配合

理。卖肉的总是给他挑刚杀好的、
最新鲜的猪肉。买好一大块肉，老
板再去卖菜的菜铺，他总是买泛红
的韭菜，就是所谓的头刀韭菜。头
刀韭菜的韭菜味最浓，最开胃，买回
去后仔细地择，生怕漏掉一根坏了
的叶子。满满一盆馄饨馅和好后，
女眷就开始包馄饨了。那女的手真
是好看，一双纤纤玉手，包的馄饨也
漂亮。食客们愿意看她包的馄饨，
那馄饨模样漂亮，满满的肉馅，秀外
慧中，食客赞不绝口。

以前，烟台海域的海蜇特别多，
渔民相当讨厌海蜇，一般都会把打
上来的海蜇扔在海滩上，以至于海
滩上到处都是白花花的一片。一些
精明的商人把海蜇晒成海蜇皮卖往
内地，还有一些饭店的店小二专门
到海边收拢渔民扔掉的海蜇，在海
边进行一次粗加工，去掉内脏，留下
白嫩嫩的肉，再拿回饭店进行精加
工。他们把海蜇切成一片片、一条
条，用清水浸泡三四个小时，直到把
里面的腥味完全清除。伙计们把备
好的海蜇放进一个大盆里，旁边放
上瓶瓶罐罐各种调料。吃饭的点儿
到了，食客们纷纷涌到柜台前，争抢
那一碗凉爽的海蜇汤喝。

装海蜇的是非常精致漂亮的大
碗，老板拿着一个大舀子，将满满一
勺海蜇舀到碗里，再点上一些调料，
配上几片香菜，浇上祖传的汤汁，一
碗可口的海蜇汤就端到了食客的手
中。这大大一碗的海蜇汤下肚，炎
热似乎立即被抛到脑后了，浑身上
下顿时清爽起来。

俺们小区的故事很多，开饭店
的、裁缝、理发的、卖鱼的、磨刀的、
补铁锅的、算命的、打麻将的、斗鸡
遛狗的、沿街卖唱的……都在这古
老的街道上上演着不同的人生，他
们曾经的喜怒哀乐早已消失，只留
下一些淡淡的回忆。

又到盛夏了，人们又会想到喝
海蜇汤的情景。我总是会安慰邻居
们，现在时代变了，海蜇汤恐怕也升
级了，要喝海蜇汤，到特色大酒店
去，那里有我们小时候曾经吃过的
好多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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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条、馄饨和海蜇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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